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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内蒙古中西部垦务志>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原则，详述垦务的缘起即清末之

垦务，民国年问的垦务次之，力求资料性、思想性的统一，并尽可能突出了地区特点和民族特

点。

二、本志记述的范围是内蒙古中西地区，即历史上的绥远和察哈尔地区，内容是绥远、察

哈尔地区垦务的发端、发展及其演变过程，上限自清初，下限至公元1937年。

三、本志体裁以志为主，由综述、志、大事记、图表等组成。

综述较全面的记述了绥远、察哈尔地区垦务的概略情形，志记述了各盟旗以及绥远城八

旗牧场、杀虎口台站地、各召庙地、寨哈尔四牧群与察哈尔王公马厂地的报垦和丈放的经过，

对土默特旗土地的清理以及轰动全国的垦务弹劾案也作了较详尽的记载，大事记以编年为

主，图表随之。

四、本志体例采用篇、章、节的结构形式，共包括3篇、13章、34节，节下之目较少。

五、本志所言职宫名称、地名、计量单位、货币均采用当时称谓。

六、本志纪年，一律沿用通称，夹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夹注公元

纪年。

七、本志所用数据及数字书写，均从当时习惯，以求与档案一致。

八、本志引用的档案资料全部出自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馆藏的《钦差垦务大臣行辕>、

<绥远垦务公所)和<绥远垦务总局>三个全宗档案，出处不再一一标注。也有一小部分利用

了旧志和其他文史资料，其来源在叙事过程中作了说明。

九、本志所用资料多为清代和民国档案。档案原件系用文言文(或半文半自)拟就，既不

分段落，又无标点，为理清头绪藉以说明事情构来龙去脉，同时亦为方便阅读，对其内容作了

取舍，并加了标点。

十、为保持历史事件的原貌，对引文中有诬蔑蒙汉民族之词未作改动，这是当时历史条

件下的产物，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旧政权对蒙政策的反动本质。

十一、本志为专志，对所记之往事述而不论，力求全面、客观、真实、简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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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地区土地开发与生态环境

(代 序)

由赵全兵和朝克二位先生主持编修的《内蒙古中西部垦务志>出版在即，我

们作为文献史料研究工作者感到由衷的高兴，并向参加编修的诸位表示诚挚的

祝贺。

《内蒙古中西部垦务志>是一部从清末到民国年间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所

发生的垦务档案汇编。主持编修的诸位同仁通过系统梳理，较全面地反映了清

末内蒙古中部(绥远、察哈尔)和西部(鄂尔多斯)蒙旗土地放垦、添厅设治过程

以及该地区社会变化的情况，是研究近代内蒙古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制度变

迁，特别是土地制度和蒙汉民族关系方面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著作。

在该书即将出版之际，我们从内蒙古地区的土地开发与生态环境的角度对

清代以来蒙古地区的垦务问题谈一点粗浅而微薄的看法，敬请方家指正。

清代出现的所谓“垦务”，就是“放垦蒙地”的意思，是通过兴垦蒙荒，吸收内

地汉人到蒙古地区去从事农耕；通过汉民屯垦，改变蒙古地区地广人稀的局面，

增强经济实力，充实边防，以抵御日俄等国的蚕食渗透。但清末政治的腐朽和国

力的衰竭已使政府的运行机制失去了应有的控制，尤其是清代后期移民实边政

策失控而造成的大面积放垦对蒙古地区畜牧业经济的破坏和冲击非常显著。哲

学家曾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草原牧民祖祖辈辈劳动生息在蒙

古高原上，逐步形成和发展了这个地域的生态经济系统，历史上每一代人所遇到

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状况，都是前一代人留给他们的遗产。一定的放牧时期，

划分不同季节利用草场、划区轮牧、淘汰劣等牲畜、培育优良牲畜等等，都是牧民

们历代沿袭下来的生产技术和保护、利用草原，维持草原生态系统平衡的方法。

历史上这一代人治理生态环境和发展经济的状况都会对下一代人的生产和生活

环境的状况产生深远的影响。每一代人在发展经济和治理生态环境时，既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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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当代人的眼前利益，又要考虑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清代蒙古盟旗制度治理

下的社会环境，为蒙古牧民合理利用草场，划区轮牧，分季节放牧，确定合理的载

畜量创造了条件。有了较好的生态环境，也带来了较好的经济效益，18世纪至

19世纪中叶，蒙古畜牧经济的兴旺发达就是草原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的表

现。
一

人类的经济活动，是通过生态系统的能量转化和物质循环过程来达到预期

经济目的的。因此，保持生态平衡与发展经济是对立的统一。一般说来，在生态

平衡与经济平衡之间，前者是主导，生态平衡失调必然导致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

发展不协调而造成巨大损失。清人对生态平衡的认识不可能达到现代人类对自

然界认识的高度，因此，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并没有考虑生态因素。但是，从封禁

政策的一些内容来看，反映出清廷对蒙古地区自然环境特点也有一定程度的认

识，有些封禁条例，是针对大批流民迫于生计涌入蒙古地区后，无组织地任意流

动，无计划地盲目开垦，与牧民争夺优良牧场，以致牧场萎缩、草原沙化、生态环

境恶化等情况制定的，有些封禁条例符合畜牧业的特点以及草原生态的客观要

求o

近300年来，蒙古高原生态环境的变化证明，人类的生产活动，尤其是在草

原地带的土地开发一定要适度o

内蒙古的沙漠和沙地(干旱草原地区的沙漠，称为沙地)，自东而西有：呼伦

贝尔沙地、科尔沁沙地、小腾格里沙地、毛鸟素沙地、库布齐沙漠、乌兰布和沙漠

和巴丹吉林沙漠。根据历史记载和考古资料，这些地区原来大多是肥美的草原，

但是由于这一生物带的特点是生物有机体与它周围的无生命环境处于较脆弱的

相对平衡状态，自然因素本身又潜伏着引起沙漠生成的物质条件，如干燥少雨、

日照强烈、冷热剧变、风力强等。因此，人类不合理的生产活动，主要是滥垦、滥

牧，极易造成对植被的严重破坏，引起就地起沙或流沙移动，沙漠化扩大。如科

尔沁一带原是河川交错、水草丰茂、林木葱郁的草原，辽、金两代，这里进行了大

规模的垦荒活动，砍伐森林和迁徙人口，植被遭到破坏，沙漠蔓延十分严重。鄂

尔多斯高原的毛鸟素沙漠和库布齐沙漠，也曾有河流湖泊分布，草木茂盛，野兽

繁衍，适于人类生存，沙漠范围较小。但秦汉以来，人们过度的垦伐使原本脆弱

的生态系统失去平衡，沙漠化逐渐扩大。毛乌素沙漠地区的古代遗址，以汉代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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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深入沙漠内部最远，唐代遗址次之，明代遗址已退缩到沙漠东南边缘地区，呈

现出西北、东南向的时代顺序性，正是沙漠逐步扩大的有力证据o(朱震达、吴

正、刘恕等著：《中国沙漠概论》，24页，科学出版社，1980年)明人描述当时鄂尔

多斯沙漠化的情况时说：沿边墙一带“四望黄沙，不产五谷”(《明经世文编》卷一

八九，唐龙：《大虏住套乞请处补正数粮草以济紧急支用疏》)o陕西以北，“龙沙

漠漠，亘千余里⋯⋯大风扬沙，瞬息万丈o”(《明经世文编》卷二三八，曾铣：《总

题该官条议疏》)面对鄂尔多斯东南及陕西神木至定边以北长城沿线日趋恶化

的生态环境，清初曾制定了严格的封禁条例，规定边墙外50里为禁留地。康熙

二十一年(1682年)，始允许蒙古牧民在近40里外游牧。康熙五十八年(1719

年)又规定界址，有沙者以30里立界，无沙者以20里立界。雍Y-A年(1730年)

在旧界外再展20里或30里，以原禁留地50里为界。严格的划界封禁对蒙古西

部地区植被的恢复、沙化的抑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清代前期，对蒙古地区森林的封禁也是很严格的。清廷规定，不准任意砍伐

林木。如康熙朝设立木兰围场，在围场四周各个隘口，以木栅和柳条为界，明令

“蒙古、民人毋得阑入”。在清代前期，内蒙古地区有森林面积2万平方公里，外

蒙古有6万平方公里，这些森林得到相当的保护，出现了林木茂盛、牲畜蕃滋的

景象。如围场内，“树木繁盛，内多千年古松，木兰秋弥，所获禽兽不可亿计o”

(《围场厅志》卷二)

清代前期，草原生态的恢复，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草原生态学角度看，对某一

草原地带进行一定时间的封闭，可以使这块草场得到保养，逐渐恢复原来繁茂的

生态。封禁政策恰恰适应了草原的这个特点。但就其本质而言，清朝制定封禁

政策，并不是要创造新的生态环境，封禁之后草原生态的恢复是清廷所未能料到

的。

清末“放垦蒙地”期间，滥伐滥垦对草原的生态造成一定的破坏，但并不是

近代以来蒙古地区草原沙化的主要原因。中国北部草原的沙化，是在民国以后

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造成的o 1949年以后，人们对自然资源利用不合

理，也造成了草原大面积沙化。以鄂尔多斯为例，1948年以前，沙化面积为1515

方亩(包括毛乌素沙漠和库布齐沙漠)，1977年沙化面积增加到5250万亩，1981

年又猛增到1亿亩。再如，1958年至1973年全内蒙古开垦土地1400万亩，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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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1800多万亩的土地沙化。清末10年，蒙古西部地区共丈放土地900多万亩，

大部分是适宜农业种植的地区，河套农垦区占有27000余顷，察哈尔两翼4万余

顷，归化城土默特l万余顷。到1949年，全内蒙古的耕地面积为6497万亩，在

清末10年中西部开垦面积只占1／7。可以说，把草原沙化的主要责任推给清末

的垦丈是不客观、不公正的。

即使如此，对清末10年，放垦蒙地所出现的问题也是引入深思的。农业开

发是人类认识自然和利用自然的结果，在古代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都十分低

下的情况下，人类难以正确全面地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清末内地农民进入草

原，正是清代前期实行封禁政策后，草原生态良好，沙化现象并不严重的时期，人

们并未认识到大面积开垦、无限度向自然索取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清廷错误

地以农业经济取代牧业经济，在草原地区大办垦务，这一错误的指导思想被后入

沿袭下来。清亡以来，盲目的、掠夺性的土地开垦愈演愈烈，终于遭致了大自然

对人类的惩罚o ，

受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和《内蒙古中西部垦务志》的主持入的委托，当这部书

出版之际，写了上面一些话，权以为序。

成崇德乔吉’

2008年8月于北京一呼和浩特

‘成崇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蒙古史学会会长；

乔吉：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蒙古史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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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绥远、察哈尔垦务综述

绥远省和察哈尔省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即已变成两个历史地名，其曾经

管辖的地域自然不为今人所熟知。 ，

清代的绥远地区包括今天的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

(除磴口县)、乌兰察布市的四子王旗和宁夏、陕西邻近内蒙古的一些地方。察

哈尔地区包括今天的乌兰察布市(除四子王旗)、锡林郭勒盟的正蓝旗、正镶白

旗、镶黄旗、太仆寺旗、多伦县和河北省张家口市的沽源、崇礼、尚义、康保等口北

各县。
”

·

绥远、察哈尔垦务所述的即是清末民初以来历届政府在这两个地区招民开

垦牧地的历史。清代的绥远地区由绥远城将军统辖，1914年变成特别行政区，

将军改称都统，在1929年建省前后，都统又改称主席，治所在今呼和浩特市新城

区，下辖乌兰察布盟六旗，即四子王旗、达尔罕旗、茂明安旗、乌拉特中旗(中公

旗)、乌拉特前旗(西公旗)、乌拉特后旗(东公旗)；伊克昭盟七旗，即郡王旗、准

格尔旗、达拉特旗、鄂托克旗、乌审旗、杭锦旗、札萨克旗；兼管归化城副都统管理

的土默特左右两翼和山西归绥道管理的口外十二厅，即设于雍正、乾隆年间的归

化厅、萨拉齐厅、清水河厅、托克托厅、和林格尔厅、丰镇厅、宁远厅，设于光绪年

间的五原厅、东胜厅、武川厅、兴和厅、陶林厅。民国年间各厅改县，宁远厅改成

了凉城县，后又增加了临河、安北、固阳、包头、集宁等县。察哈尔地区由察哈尔

都统统辖，1914年变成特别行政区，在1929年建省前后，都统改称主席，治所在

今张家口市，下辖察哈尔左翼四旗，即正蓝旗、正白旗、镶白旗、镶黄旗；察哈尔右

翼四旗，即正黄旗、正红旗、镶蓝旗、镶红旗，兼管隶属清政府的四牧群，eP：太41,寺

左翼牧群、太仆寺右翼牧群、商都牧群、明安牧群，以及设于雍正年间的张家口

厅、独石口厅、多伦诺尔厅，后来又增设了商都、化德、宝昌等县治。

绥远、察哈尔垦务是内蒙古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曾经对内蒙古地区的政

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发生过重大影响，历来倍受中外蒙古史学者的关注。

现将绥远、察哈尔垦务的发端、发展演变之情形作一综合的记述，上限自清初为

始，下限至民国26年(1937年)，前后将及三百年。

据《绥远通志稿·垦务卷》载：“清顺治中，始编伊克昭、乌兰察布两盟各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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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归化城土默特二旗。乾隆初年，设厅于土默特境内，属山西省，于是旗境汉蒙

错居，筑室耕田，俨同内地，其后汉人日多，渐至河套租地耕种，道光以后，蔓延及

于后套，浚渠数十道，垦田至数万顷，而套垦几恢复汉唐之宏规矣。

案：清顺治初年，已有奖励垦荒之命，但仅限于各州、县、卫、所，尚未能顾及

塞外游牧区域也。至康熙八年，因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始谕令宗室官员兵

丁，有自愿耕种口外闲地者，由其都统资送，按丁拨给。惟是时膺命垦荒者为数

寥寥。迨雍正元年复颁诏令，敕督抚以下官员劝导人民开垦旷土，听其相度地

宜，自垦自报，并于是年设总理大臣，专司口外报粮编审事宜，于是人民争相报垦

焉。十二年，察哈尔右翼四旗空闲官地尽辟，生聚日众，乃置丰川、宁朔二卫，镇

宁、怀远二所于其地，以资捍卫。乾隆十五年，并丰川、镇宁为丰镇理事通判厅，

宁朔、怀远为宁远理事通判厅，分属山西大同、朔平二府，以管理边外官地及察哈

尔正黄西半旗、正红、镶红、镶蓝三旗蒙古与汉民交涉事务。绥东垦务，是时已入

于极盛时期。查清通典，乾隆三十四年，丰宁二厅报垦太仆寺牧厂地一千五百五

十五顷七十余亩，三十九年又报垦二万一千五百五十五顷。而绥西垦务，此时尚

在萌芽也。厥后绥西田畴交错，渠道纵横时，而绥东又早已邑聚殷阗，繁荣倍增

矣。

康熙年间，清公主以下嫁外蒙贝子，路经归化城，公主爱其地土田肥沃，水草

丰美，遂留居焉。朝廷发国帑，于归化城相地建筑府邸。土默特旗奏请效纳公主

地亩数千亩(旗志未载数目)，以资垦牧。迨后附近四村，承垦纳租，地近黑河，

可资灌溉，即今所谓四村水地者是也。稽之旗志所载垦地，此为最初报垦之田

焉。”

《皇朝通志》：“雍正十三年六月，归化城都统丹津、协办尚书通智等奏请将

土默特境内闲旷膏腴之地八处，作为大粮宫地，饬交地方征粮，以备军食。奉旨

饬厅丈放，征收赋役。(一日善岱，垦地一千五百顷，原交托厅，后归萨厅；二日西

尔格，三日补圪图尔，四日什拉乌素，三处共垦地七千顷，交萨、托二厅；五日清水

河，垦地二万七千顷，交清厅；六日特穆尔昂力行，七日浑津，二处共垦地二千五

百顷，交归厅；八日厂木哈克，垦地二千五百顷，交和厅。以上八处共垦地四万

顷，每亩征米三升，共征米一十二万仓石)。又，雍正年间，奏给右卫八旗马厂地

一段，在和厅界。奏给十家庄头地六百顷，在归厅界。”

《皇朝通志》：“乾隆二年、七年、九年、十六年、五十四年，先后奏交归厅丈放

浑津、黑河二里官地四百余顷。二年丈放萨厅长、泰、宁、善四里官地一千九百余

顷。丈放托厅安、兴、遵三里官地一千一百余顷。丈放和厅物、阜、民、安、上、下

六里官地三千二百余顷。丈放清厅时，和、年、丰、家、室、盈、宁八里官地一万三

千四百余顷。五厅共丈放官粮地二万余顷。三年，效纳绥远城八旗牧厂地二万

四千余顷(原为公共游牧，后经陆续奏垦)。五年二月，闭禁蜈蚣坝后私垦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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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内，有雍正十三年民垦十七犋牛地一段。二十六年，奏放大青山后十五道沟官

地四百余顷。三十七年，奏交五厅丈放代买米地一千五百余顷。四十二年，奏交
五厅地亩二百余顷，作为鳏、寡、孤、独赏项。六十年、嘉庆二年，两次丈放山后八

旗马厂地六千九百余顷。清厅界内亦有右卫镶蓝旗牧厂原放地四百余顷。”

《清史·喀尔吉善传》：“乾隆七年，山西巡抚疏言，归化城土默特蒙古不谙

耕种，以地典给民人，生计窘迫，请将民人所输银，征解将军，分给蒙古用度，如尚

有可耕地，一体招民垦种。大学士等议行。”
《山西通志》：“乾隆三十六年，权山西巡抚事朱圭奏拨归化、绥远二城谷十

余万石，搭放兵粮，以省采买，而免红朽。奏免土默特蒙古私垦之罪，以所垦牧地

三千一百余顷，许附近贫者兵民认耕纳租，岁得银六千余两，增官兵公费。又，奏
太仆寺牧地苦寒，宜改征折色，以便民除弊。皆下部议行。”

《皇朝通志》：“嘉庆十四年丈放拨补庄头四旗厂地七百九十余顷。”

《清史·列传·文孚传》：“嘉庆十二年六月，奉命赴归化城查办土默特旗员

控将军案。七月，擢通政使司副使，旋以绥远城将军春宁、山西巡抚成龄奏请将

绥远厅(案即绥远城粮饷厅)之浑津、黑河等处地亩改征折色，其不敷支放兵粮

米石，将大青山马厂余地招垦补额，上命文孚等就近详细履勘。九月，奏浑津、黑
河共庄头十三户，每户原认种地六十顷，嘉庆四年，以地亩碱坏，奏准豁免一百八

十余顷，余仍交粮分种，今庄头等复以地亩生碱，请改折色。查生碱之地不过十

之一二，若因此一二分碱地，并将无碱者全行改征，不惟现在兵粮不敷支放，且腴

碱混淆，亦不足以昭平允，应请按地认真核计，不堪种艺者，悉予开除，其并无碱

性之区，仍令照旧交粮，无许妄生觊觎。至大青山马厂，除已垦六千余顷，尚余草

地二万顷，原可通融筹垦，惟满营牧马亦关紧要，诚恐招垦以后，游民趋利，逐渐

偷开，招之易而驱之难，不可不防其渐，请将从前开垦，并此次奏开若干顷外，查

明未开草地，各按四至界址，堆立鄂博，或挖壕堑，严禁偷开。庶兵糈足敷支用，

而马厂尚留有余，俾资牧放。下部议行。”

《耆献类征》：“嘉庆十二年九月，复命将军庆怡详查履勘奏言，查浑津、黑河

共庄头十三户，浑津十户，黑河三户，每户原认种地六十顷。嘉庆四年，浑津庄头

呈报地亩碱坏，经前任将军永庆奏准，豁免余地一百八十余顷。其余五百九十余

顷，各庄头仍旧交粮分种。九年间，庄头等复以该处地亩生碱，呈请改征折色，经

将军春宁等具奏，屡经部议，现在逐细履勘，约略牵合计算，有碱者不过十之一

二，若因此一二分碱地，并将无碱之地改征折色，不惟现在不敷兵粮，抑且腴碱混

淆，不足以昭平允，应请按地认真核计，其实系生碱不堪树艺之区，即与开除，其

余并无碱之区，仍令照旧交粮。毋许妄生觊觎。如此办理，则所短兵米无几，易

于筹备，即将马厂开种，亦属招垦无多，不至有碍游牧。至大青山八旗马厂，地面

辽阔，招垦以后，无业游民趋利若骛，甚至引类呼朋，逐渐偷开，招之易而驱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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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从前奏准开垦六千余顷，并此次奏开若干顷外，查明未开草地顷数，各按四

至界地，堆立鄂博，或挖壕堑，严禁偷开，并造册送备案。庶兵糈足敷支用，而马

厂尚留有余，俾资牧放。下部议行。蒙民交便。”

《续皇朝通志》：“道光十二年，达尔罕、茂明安、土默特三旗有争地一案。是
年七月，派内大臣松筠驰往归化城查办。八月，松筠督同副都统惠显、副盟长公

喇特那巴拉等，逐处履勘，查明白克筹堆记东北一带，直至哈达玛勒河，山后系达

尔罕所属，山前系土默特游牧，有乾隆十二年图记。茂明安争土默特之沙拉哈达

地方属实，自克筹鄂博东，至哈达玛勒河，山前系土默特游牧，山后系达尔罕游

牧，有乾隆二十／k@图记。达尔罕争土默特山前地方属实，松筠按照原字原图堆

记履勘，晓谕茂明安札萨克及达尔罕贝勒，皆折服。松筠又奏言，自哈达玛勒河

东，至托苏图山，系四子部落郡王伊什登游牧，南接土默特游牧，北系达尔罕游

牧，三旗地界应一律查勘，又南系延寿寺喇嘛游牧，亦宜添设堆记鄂博，各清界

址，永杜争端，从之。” ，

《五原厅志略》：“重修河套四大股庙碑记(庙以渠名)，记文略谓，康熙三十

六年，初定蒙界，界内民人耕种，界外蒙古游牧，是时海宇清平，刁斗不警，孳生蕃

庶。界内民人渐感人稠地狭，则越界开垦耕种，私放私种，常启争端。道光八年，

奉特旨开放缠金，招商耕种，达赖、杭盖(案即达拉特、杭锦二旗)，亦将河套节次

开垦，是地距河咫尺，开渠浇田，咸仰黄河之水。数十年来，商人不啻千百，屡开

屡淤，工巨利微，几成荒土。光绪初年，有直隶顺德府邢台县王杰者，偕子同春，

字浚JlI，来游是地，见大河萦绕于前，福山钟灵于后，草木蔚然，地皆膏腴，寥寥水

田，渐成陆地，喟然叹日，前之商人不谙地势水性，所以开之易，淤之亦易。彼时

地皆有主。无听其言者。惟山西交城商人张振达，独具卓识，邀请同春君至公中

(套人称地庄日公中)，酌议重新开渠之事，君即应允。度其高下，即为兴工，不

数日，工人鳞集，尊夏禹王导河之法，仿神李冰开渠之规，渠口广狭合度，枝渠深

浅得宜，高不病旱，卑不病涝，耕者数百户，咸获其利。二十年来不知歉岁，家给

人足，老安少怀，虽藉二仪之造化，实资一人之经济。”

《土默特旗档案》：“光绪十三年奏放土默特六成官地三千余顷。先是土默

特地与达拉特旗地，南北隔河，以黄河为界，达旗在河南，土默特在河北。咸丰六

年，因黄河改道南徙，土默特境内涸出之地甚多，两旗争地，致起纠纷，互控于部

院。旋奉派钦差大臣绍祺来绥勘断，以六成归土默特，以四成归达拉特，故两旗

后有六成粮地与四成粮地之称，而以河为界之成例从此破矣。”

《采访录》：“察哈尔右翼正黄旗有乾隆四十九年二月十八日本旗奏折底簿，

内载事迹颇可窥知清初四旗土地大概情形。略谓本旗哈尔沁苏木牧地一千八百

七十五顷七十八亩，又喀尔沁明安等处开垦地七百九十余顷，又荒地三十九顷，

康熙四十九年至五十七年出租汉民耕种。雍正九年，察哈尔蒙古都统奏该地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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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民等，因租种地亩，时起争端，奉旨禁止租种。十二年，钦差右侍郎阿散等查丈

地亩，复奏该地不便游牧，仍恳开放。奉准后，由部咨山西巡抚，饬丰川卫守备会

同正黄旗总管，勘明四至，丈清亩数，仍招民租种，当编造花户清册，送交大同、朔

-V-理事通判存案，并存于本苏木佐领衙门口票一百零一张。等语。综合观之，四

旗土地在清初已有汉民租种，中经雍正年之封闭，复成一片蒙荒，迨至雍正末年、

乾隆初年，始由公家正式开放，节次招民垦佃。蒙汉两方又复私放私种，年既久

远，拓殖渐广，其情形与土默特及两盟各旗正复相同。据《皇朝通志》载，雍正十

三年，曾经一度遣官清丈察哈尔西四旗之地亩，文定之奏请，当在雍正年间未准

开禁之时。通志所谓遣官清丈者，或即侍郎阿散奏请开禁之一事矣。自是而后，

历乾、嘉、道光，蒙荒有开而无禁矣。至光绪八年，山西巡抚张之洞，以察哈尔右

翼蒙地分隶丰镇、宁远两厅，蒙员地商，私相授受，历有年所，于是年选派干练人

员，设立丰宁押荒局(局设省城)，实行勘办，约清出地一万余顷，征收押荒、照章

升科。十一年奏结，二十五年复行续办，截至贻谷接办之日。据丰宁押荒局报
称，两次垦地共三千余顷，实则已垦而未报者，固不止此数，已报而未经官放者，

尚未及半耳。二十八年，将押荒旧局改为丰宁垦务局，所有收项款目及剩存部

照，一并截清，于是年五月开局接收，归人东垦筹议办理。”

以上系有清一代绥察两地垦殖之沿革。不尽之处，作如下补充。

其一，顺治年间，清朝政府沿伊克昭盟南边的长城北侧，划出一条南北宽四
五十里不等，东西长二千余里的狭长带，作为禁留地，严格禁止蒙汉人民有所逾

越。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皇帝西巡时途经山西保德州和陕西府谷、神

木、榆林等县，沿途地方官员声称“沿边州县土地瘠薄，军民生计维艰”，希望能

允许晋陕灾民出边垦殖。伊克昭盟盟长、鄂托克旗札萨克松拉普，向康熙皇帝表

示“愿与民人伙同种地，两有裨益。”同年，理藩院奉上谕：“有百姓愿出口种田，

准其出口种田，勿令争斗。倘有争斗之事，或蒙古欺压民人之处，即行停止。”康

熙三十六年(1697年)，朝廷开放了鄂尔多斯边禁，靠近伊克昭盟的陕西榆林府

所辖神木、府谷、怀远、靖边、安边、榆林等六县和山西河曲、偏关等县的农民，最

先越过长城渡过黄河进入蒙旗从事垦殖业。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侍郎拉都

浑勘定边界，以边墙为起点，有沙土地宽三十里，无沙土地宽二十里，立牌定界，

牌子内允许农民耕种，称牌里，牌子外不允耕种，称牌外。牌里、牌外，人们通常

谓之牌界地、牌子地、牌栅地等。乾隆八年(1743年)八月，理藩院尚书班迪与川

陕总督庆复在榆林会商禁留地永远章程，鉴于内地农民多有越界垦种之事，议定

在康熙末年原立牌子界外，拓宽二三十里不等，照顾已成事实，并又划出一条宽

十至十五里的狭长带，作为禁闭地，此段地俗称草牌地。由于在界地耕作的内地

农民日渐增多，越界开垦的事较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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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钦差垦务大臣行辕档案载：“乌拉特、茂明安、达尔罕贝勒、四子部落等

六札萨克旗界内，均有昔日理藩院议复奏定屯垦界地各案。查得茂明安旗前因

各台吉人等饥馑全穷，力不敷充当阿拉泰军台差徭，当经呈报大部，经大臣伯清

额与分界大臣松筠等亲往查验，于乾隆、道光年间迭次奏请开种章盖山、额尔克

囊胡都克及德勒格尔昆堆、赛尔胡都克等处一⋯四子部落前因灾浸，备用阿拉泰
各军台驼马、廪羊甚巨，筹措多年，元气未复，实属筋疲力尽，设法充当以致积欠

债累甚多，将数千万两情形已经呈报大部，于乾隆、嘉庆、同治年间经理藩院核议

转奏，开种博郭都克、察汉和硕、昆乌苏、和林奈曼鄂博、固尔板胡济尔等处⋯⋯

又有收取达尔罕贝勒旗界之德尔板拉济、固尔板拉济，毕拉齐业等处。”

其三，钦差垦务大臣行辕档案载：“杀虎口驿传衙门设于康熙三十一年，历时
二百多年之久，所属各站除裁并外，现存十二站，分处黄河西岸伊克昭盟鄂尔多

斯各旗者六站，在土默特蒙古境内者六站。每站宽长约十五里左右，当设之始。

安置官兵，宽筹牧养，原以重邮政而达蒙情，凡站路所经，例禁私垦，乃历年既久。

其附近站地民户，往往有偷行越垦及与站蒙私相租佃情事，近查各站地有垦至十

之四五、十之二三者。”

其四，察哈尔地区地处绥远以东，故有绥东之称。相对西部乌伊两盟垦务，

察哈尔垦务亦日东垦。东垦稍晚于伊盟南部沿边地带的放垦，约在康熙朝后期，

直、晋两省的农民不顾清朝政府对蒙古诸部的封禁政策，首先在张家口以北地区

私垦。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洪升等奏议招民开垦近边五十里以内的

土地，并设张家口、多伦诺尔、独石口三厅进行治理。乾隆元年(1736年)，清朝

政府查丈左翼四旗，分给口外流民承种，共安插四千余户，至二十年(1755年)，

民户已达七千一百余户，有耕地四千七百余顷。三十六年(1771年)，清朝政府

推行招垦政策之后，这一地区的开垦伴随着私垦，其规模日趋扩大，道光以后，禁

止增垦，实际上私垦屡禁不止。光绪五年至八年(1879年一1882年)由官方办理
张、独、多三厅所属官荒空闲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月，贻谷在张家口设

左翼垦务局，办理左翼四旗及张、独、多三厅垦务事宜。察哈尔境内有王公牧厂

三十五处，其中多者万余顷，少者千余顷，幅员之广，比于州县，如喀尔喀亲王那

彦图的牧厂纵横百里，面积相当一个旗。总计察哈尔王公牧厂的土地约占该地

区土地的百分之四十左右。乾隆三十六年(1881年)，王公牧厂始定招垦之制，

然在私垦浪潮的席卷下，开垦速度十分惊人，至清末“王公牧厂已有地无牧矣。”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贻谷会同察哈尔都统“奏请饬各王公将其牧厂一律

报效开垦，获准后，各王公牧厂地与左右两翼垦地一并列入垦务大臣放垦的范围。

纵观清代绥察两地垦务之沿革，可以说，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以前，民

垦即私垦，为绥察两地最盛时期，而由官丈放之地为数甚少。虽然山西巡抚张之

洞、刚毅、胡聘之等从光绪六年(1880年)开始先后奏请详筹边计，但都未得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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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政府的允准。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携带光

绪皇帝仓皇离宫，经昌平，出居庸关，转入山西省境内，直退到陕西省西安市。据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载：“当朝廷还在西安的时候，慈禧太后已经唱起

变法的调子。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发布的上谕表

示，皇太后和皇帝同心一致地要实行变法。上谕中说：“法积则弊，法弊则更，要
归于强国利民而已。”“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

之师。”“事穷则变，安危强弱全系于斯。”这道上谕还限期要求朝廷百官、驻外使

臣、各省督抚各抒己见。于是，山西巡抚岑春煊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

奏请“恳开晋边蒙地，屯垦以恤藩属，而弭隐患”，但这一奏折并未引起朝廷的重

视。 }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清朝政府和八国联军议和，在北京

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确定中国向英、美、德、法等十一个国家支付四

亿五千万两白银的“赔款”，在四十年内分f华付清，加上利息，本利共达九亿八千
二百多万两，此外再加上各省的地方赔款，总数在十亿两以上。这个数目相当于

至少十二年的清朝政府的财政总收入。是年十一月，岑春煊再次奏请“筹议开垦

蒙地，请特派八旗大员督办。”十一月二十三日，慈禧太后偕同光绪皇帝从西安回

到北京后，于二十六日批准岑春煊的奏折，从此揭开了官办绥远、察哈尔两地各

盟旗垦务的帷幕。

上卷所述绥远、察哈尔垦务，注重记述清末垦务大臣督办蒙旗垦务的来龙去

脉，民国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党当政时期的蒙垦次之。本篇仅记述绥察垦务之

大端，有关各盟旗报垦之后的详情细节，依例列专章另记，以示详略之别。

第一章清末绥远、察哈尔垦务

(1902年一19l 1年)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正月十八日，钦命督办蒙旗垦务大臣、兵部左侍郎

贻谷奏请酌带兵部司员，前往山西会商蒙旗垦务：“窃奴才于光绪二十七年十二

月初二日接署直隶总督袁世凯递到军机大臣字寄，十一月二十六日奉上谕：岑春

煊奏筹议开垦蒙地，请特派八旗大员督办一折。晋边西北乌兰察布、伊克昭二盟
蒙古十三旗，荒地甚多，土脉膏腴，自应及时开垦，以实边储，于旗民生计均有裨

益，著派贻谷驰赴晋边督办垦务，即将应办事宜会同该将军、巡抚，随时筹议具

奏。察哈尔蒙地请饬一律招垦。等语。并著会同奎顺妥筹办理。原折片著分别

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奴才查乌兰察布、伊克昭及察哈尔等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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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阔，将来分段办理，处处需人，除俟奴才驰抵该处，会同绥远城将军信恪、察哈

尔都统奎顺、山西巡抚岑春煊，察度情形，妥筹办法，再酌调人员另行具奏外，现

在赴晋尚须随同办事人员。查有兵部候补主事王德荣、陈光远、司务冯汝玢，勤

能可靠，办事认真，堪以随带前往，并请免开缺及扣资俸，如蒙俞允，即由奴才咨

行吏部，饬该员等束装同行，俾资臂助。”

三月二十一日，贻谷奏报抵晋并启用关防日期：“窃奴才奉命督办蒙旗垦务，
于正月十八旧跪聆圣训，钦感莫名，遵即束装就道，二月二十八日驰抵山西省城，

当与抚臣岑春煊查照原奏事理，悉心筹议，拟将大概办法另折会陈后，即行北赴

绥远城，会同将军信恪详加体察，随时奏明办理。其丰镇、宁远垦务，应俟西盟开

办稍有端绪，再与察哈尔都统奎顺会商妥办，次第举行。现在开办伊始，应行刊

用木质关防，以昭信守。兹刊就文日：钦命督办蒙旗垦务大臣关防，于三月十八

日敬谨开用。”

三月二十九日，贻谷和山西巡抚岑春煊会奏筹办蒙旗垦务大概情形：“窃臣

贻谷，前奉谕旨饬赴晋边督办蒙旗垦务，当将驰抵晋省暨刊用木质关防El期专折

奏报在案。查乌兰察布、伊克昭二盟，形势雄胜，水陆交通，内则据秦晋之上游。
外则为库伦、新疆之后路，广开蒙地，诚为今日要图。惟前以张之洞、刚毅、胡聘

之诸臣，相继以屯垦为言，规画周至，犹未果行，兹臣贻复奉命督饬勘办，筹蒙旗

生路，裕国家饷需，上之以固边防，下之以扩农务，事关重大，措置綦难，加以今昔

情形变迁迥异，非慎始以图终，恐观成之无日。到晋后，遵即会同臣春煊悉心筹

议，分别次第办法及应预为筹虑之处，敬为我皇太后、皇上缕晰陈之。各旗之附

晋者，在丰镇厅之西北为四子部落旗，归化厅之北及西北为喀尔喀右翼旗、茂明

安旗、萨拉齐厅之西北为乌拉特三公等旗，此为乌兰察布盟六旗，皆与晋边相近。

其伊克昭盟之鄂尔多斯各翼近晋地方，遇有蒙汉争讼时，就理于晋边厅县，而远

者则直接陕甘两省。界域之广狭，距边厅远近既各有不同，而其间之土地肥硗与

否，已垦未垦，可屯可牧，若不派员周历勘明，必至茫照所措。然而千里之行，始

于跬步，由迩及远，渐近有功。查前任抚臣胡聘之，曾经饬据委员查复，乌拉特各

旗之山湖湾、缠金、乌拉河一带，有可垦之地约二十一段，水旱各地约二十万顷，

现据归绥道恩铭禀，亦以山湖湾地为最肥美，缘大河自杭锦旗之北，分为南北，中

间交互回注，枝渠极多。至萨厅之西，始合为一，数百里间，极易开渠，足资浸溉，

是以历来称为沃壤。臣等拟即先从近晋之乌拉特各旗入手，仍一面分饬各员履

勘具报，以便分别办理。此筹拟循途而进之大概办法也。事必需人而理，经费尤

宜宽筹。查晋省丰宁两厅前次兴办押荒之地，止一万余顷，用委员至五六十人。

土默特六成升科之地，止数千顷，用委员至二三十人。此次开垦西盟蒙地，地广

事繁，较上届两案，不止倍蓰，应用人员必更增多，所有一切局用薪水工食等项，

费用不赀，刻下晋省库款万绌，既未敢多议开支，亦未便过从简约，经费一项，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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